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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第4879期

我们站在村子最下沿，身前是数百
米深的峡谷，身后是村庄，散落的民居
延伸到山坡很高的地方，连接着莽莽苍
苍的密林。奇异的是，峡谷彼面与此面
是几乎复制的地形，同有一座村庄藏匿
其间，与我们所在的村子遥遥相望。如
果没有峡谷隔断，两者合在一起，恰若
一艘巨船。我们的站立点海拔 1100米，
距谷底垂直落差 400余米，两边山脉巍
峨。峡谷空旷静寂，天空瓦蓝瓦蓝，几
朵慵懒的白云仿佛入睡了，停滞在山巅
之上，一动不动。从谷底到山顶，除去
占比很小的黄褐色耕地、星星点点的白
色民房，漫山都是由浅绿到深黛的植
被，海拔最高地带颜色略显浅灰，春天
应该刚刚抵达。

从山下的乡政府所在地沿着一条
狭窄险峻的之字形公路向上爬去，转过
一道山脊，到达半山处，山势豁然敞亮，
一座村子魔法般显现在眼前。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实在难以想象
这悬崖峭壁之上，竟然还隐藏着人烟。
脚下的峡谷名曰当阳大峡谷，奇峰壁立，
幽深如幻境。风自谷内呼呼吹来，满是
温馨和暖的春日气息。

我们所在的村落叫红槽村，如果不
是因为这次扶贫之行亲临此地，能否有
机会知晓它的存在都是未知数。当阳
乡地处巫山县最北端，属大巴山脉，西
邻巫溪县兰英乡（同样有个比较出名的
兰英大峡谷），北与东侧为声名赫赫的
湖北省神农架林区。我想，自古以来带
有梦幻色彩的“巫山云雨”，它应该也是
其中代表。

工作在这里的人看起来年轻，一问
却也或过或近不惑之年。书记、乡长都
有县乡机关基层工作经历，来当阳任职
有多年。见面伊始，从新农村建设、脱
贫攻坚重任使命，到产业发展规划、美
好前景展望，再到当阳独特的自然景
观、风土人情、历史传说等，二人不停做
着介绍，兴致颇高。从他们口中，我得
知全乡已经整体脱贫，现处于巩固提高
阶段。说实话，这样的环境条件能够有
这样的成就，实属不易。

春阳照耀着山川峡谷，那些大片耕
作过的土地与浅色民居泛着金黄色的光
辉。红米与黑土豆是村里的两大特色农
产品，壮实的土豆苗长势喜人。随行的
该村农业合作社创始人胡华是一名退伍
军人，35岁，身材敦实，脸庞黑红，浑身透
出一股精明实干的劲头，脸上总是挂着
给人好感的谦和笑容。他退伍后，曾多
年在沿海打工并奋斗到管理岗位。三年
前，他带着外地妻子及年幼的孩子回到
家乡，开始在老祖宗留下的土地上打
拼。他说，选择回来的理由，在于当下政
策好，政府对农村农民是真心实意的扶
持，同时自己在黑土豆和红米种植上看
到了发展契机。我问，去年收入多少？
胡华答道，黑土豆 300余亩，亩产 1000至
1200斤，每斤价格 5元；红米 20余亩，亩
产 300斤左右，每斤近 30元。大多是网
销，供不应求。我说，收入还是可观的
啰！他满意地笑道，还可以。指着村前
一大片较为平整的土地，他今年计划再
把 30亩旱地改为水田，扩大红米种植规
模，预期效益可观。

不远处就是几丘水汪汪明镜般的稻
田，我注意到有两位农人一直在田地里专
心致志育着秧苗。我说：“走，看看他们。”

同行的县人武部钟政委身兼该乡脱
贫攻坚指挥组组长，已经记不得来过多少
次。他说：“那人好像是老王，两个儿子在
外打工，只有他和老伴在家里。村里就是
他第一个与胡华合作种植红米，尝到甜头
后，其他人才踊跃加入进来的。”

我们走上田埂。钟政委朝农人喊
道：“老王，王叔叔，休息一下！”

农人直起腰来，是一位老者，脸上
布满岁月风霜刻下的道道皱纹。他抬
起头，一脸笑意地向我们招手。
“还认得到我不？”钟政委朗声笑问。
“政委嘛！啷个不认识呢，你又来

了。”老人没有丝毫讶异，乐呵呵地回答。
我问道：“老人家，您多大年纪了？

还种田呐！”
“70，我今年刚满 70，老啰！不过种

田种地现在还行。”老人充满自信。
“70岁了？真看不出来呢！”我说。
“是啊！”老人打开话匣子，有些兴

奋，“现在日子好，我跟你说，说得不好
听点，都舍不得死。我们村里几个老家
伙都这样说，真的。”说完爽朗地哈哈笑
了起来。

我很受触动，“老人家，将来还会更
好，过去那个年代你们肯定过了很多苦
日子，现在应该好好享受才是。”
“是啊，从来没想过现在会这么好，国

家政策好，又有这么多人来帮助我们。”
“我们帮助你们是应该的，我们是

一家人”，钟政委很认真地回答，又逗乐
式地说，“你秧育得怎么样了，要不我来
帮你？”
“你不得行，你不得行”，老人一听，连

连摆着满是泥的手，“你不是干这个的。”
大家都笑了起来。我很喜欢与农

民无拘无束地聊天，他们的话语是来自
大地的声音，真实而质朴。家长里短聊
了一会儿，我们与老人告别。

沿着田地边新修的混凝土便道，我
们向村子走去。远远地看到村中一棵高
大的苹果树一身雪白，在夕阳下分外耀
眼。它们共同织染着宁静山乡的春色。

村子里，正用晚餐的一户人家见我
们走近，有些不好意思地停下碗箸。性
格开朗的钟政委与他们认识，又是一番
谈笑。其中一人正是胡华的妻子。她
自江西远嫁而来，如今选择留守在山村
创业。夫妻二人除成立生态农业专业
合作社，还办起了民宿。乡长告诉我，
旅游也是当阳乡打造的重点项目，因为
独特的自然环境，近年来一年四季都有
游客前来观光度假。

在胡家院中坐下小憩片刻，我们喝
了清冽的山泉，初步讨论了参与帮扶的
项目与措施。此时太阳已转到大山背
后，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群山与村庄落入
淡淡的暮霭中。我们登车启程离开，把
红槽村和属于它的春天留在了大山之
上。不久之后，我想我还会来，期待着。

红
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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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满过后，暖风熏人。葱郁青翠的石
榴树镶满一颗颗红宝石，在柏油路两边燃
烧升腾，氤氲着浓郁的夏的气息。我回到
了故乡，只想看看麦浪翻滚的样子。

车在蔚蓝的天空下行驶，夏初的葳蕤
袒露在阔野上，故乡大地蓬勃着一派生机。

自从参军入伍，近 30年了，我离故
乡与庄稼，已渐行渐远。眼前这片一望
无边的滚滚麦浪，之于我，既熟悉又陌
生。熟悉，是因为它哺育我成长，须臾不
可分离；陌生，就像对待自己土地一般沉
默寡言的父母一样，在拥有他们的日子
里，几乎从来没有仔仔细细地端详过他
们的音容笑貌，只是一味地索取。

往田垄深处走去，小麦散发的清香
和着土地的芬芳沁人心脾，四周都是绿
里泛黄的麦田。微风吹过，麦叶沙沙作
响，麦浪起起伏伏，绸缎般绵延向远方，
又像春风吹皱一泓池水。而此时最容易
让人忽视的是那些不起眼的、曾经玉成
麦子走向金黄的麦花。麦子抽穗后就次
第开花。和姹紫嫣红的其他植物的花不
同，麦花极简约、极朴素，像朴实的乡村

少女。微风拂过，麦浪推着麦浪。看，此
刻一穗穗麦子多像一大群少数民族姑
娘，她们头带桂冠、耳坠银饰，手拉手，肩
并肩，笑靥灿烂，矫若游龙，正在投入一
场声势浩大的舞蹈。

我站在麦田深处，深吸阵阵浓郁的
麦香，思绪也漫洇开来。

割小麦是庄稼人一年中最累的农活，
“过一个麦季，脱一层皮”。但，回想起来，
恐怕比割麦子更苦更累的活是晒麦子。
打完麦子，秸秆垛成垛，扬完场，车推肩扛
把新麦子运回家，父亲带着哥哥、姐姐再
急急忙忙地回到地里抢墒犁耙，安插好秋
作物，然后又匆匆返回城里的建筑工地，
剩下的家庭重担就全落在母亲身上了。
新麦子打下来后，要经过连续几天的暴晒
才能不生虫不发霉。等太阳把地面晒得
灼烫，母亲就把旧草席或旧被单铺在地
上，然后踩着凳子，趴在缸沿上，一瓢一瓢
把麦子舀出来，倒在地上均匀摊开，再光
着脚板双脚交替向前挪动，把麦子犁成麦

垄，半个钟头的工夫就重复翻拢一遍。烈
日下，母亲一会儿就大汗淋漓，双脚奇
痒。那时，每到暑假我都要帮母亲晒麦
子。太阳像一根根针，直刺得头皮发烫发
木。我总是极不情愿地爬到麦缸里，一瓢
一瓢地舀，母亲就一簸箕一簸箕地接。把
缸舀空了，母亲给我擦擦身上的汗，再在
灶门口用铝勺子给我炒个鸡蛋，哄着我吃
了鸡蛋后到炕上歇着，接着她又开始默不
作声地拾掇自己的营生。我一觉醒来，已
过晌午，窗外烈日当空，只见母亲正在太
阳底下端着簸箕娴熟有节奏地颠簸着麦
子，稗子、麦糠、秸秆等随着簸箕的上下扇
动，被一股脑儿扇了出来，簸箕里留下的
是金灿灿的麦粒。母亲满脸通红，汗如雨
下，热极了，干脆把已经洗得透亮的衬衫
脱下来，光着半个干瘪瘦弱的身子，继续
奋力地扇啊，搓啊，颠啊……年复一年，母
亲白皙的脸庞上红褐色的晒斑渐渐皲裂，
一头乌黑的秀发越发灰白，硬朗挺直的腰
板越来越弯曲了。到如今，院子里只剩下

那几口空空的麦子缸还孤寂地搁在那里，
缸底长满了霉苔，炽热的阳光也只能在香
椿树和鸟儿身上跳跃了。

新麦子入仓后，一部分置换成家庭
开支以及我们的新衣服、书本费，剩下的
就成了口粮，这时满屋子开始散发出甜
丝丝的麦香。母亲心灵手巧，善于调剂
生活。她用刚磨出来的麦子面制作面老
虎、面燕子、面钱龙、面鱼、面荷叶等。在
村子里，母亲制作的大饽户户相传观赏，
都赞不绝口。这对母亲来说，大概是一
种朴素的生活艺术吧。这艺术里，有母
亲的坚韧、执着、自信、善良、开明和期
望，有母亲对生活的情怀。参军以后，我
在天南海北的很多城市里吃过很多有特
色的面食，面粉更精，造型更美，但怎么
吃都找不到记忆里的感觉。
“布谷——布谷——”，在一阵清脆

的布谷声中，我缓过神来。哦，望着眼前
这片哺育我长大的土地，我恍然想到，这
布谷鸟啼落的可是满地跳跃闪烁的碎金
子！颗颗金子，曾经饱蘸浸润过父母亲
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恐怕只有父母
更能深谙什么叫“金贵”吧？

麦浪滚滚，山河无恙。有泥土般厚
重的自信，有麦穗一样饱满的情怀，脚踏
实地向前走，生活生命的原野何愁不会
愈发蓬勃粲然！

麦 浪 情 思
■逄锦科

乡情一缕

温暖乡愁，深情凝望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雪线之上（中国画） 陆千波作

写在前面

我的讲述西陲戍边往事的长篇报告

文学《高原长歌》，终于由北京出版集团

十月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拿到散发

着油墨清香的新书，我首先寄给了一些

朋友。其中上海市一名退休警官看后很

激动，主动帮我找到一位落户上海的书

中人物——李海刚。他曾在海拔5040

米的空喀山口边防连任连长，他和他的

博士夫人杨军红的故事被我写进书里。

时隔18年，几天前同海刚通话得知，杨

军红仍在高校教书，他复员后在上海办

了一家公司，女儿已经长大，现在国外留

学。看到卫国戍边、历尽艰辛的高原军

人有这样的归宿，真的很欣慰。

以下节录的，便是书中有关军人与

军嫂的故事片段。

一

尽管高原军人家家都有一本难念
的经，但是他们的家庭并不缺少爱，他
们的爱意甚至更真挚、更浓烈、更独特。

某边防团司令部协理员任世飞是重
庆人，当年他在红其拉甫边防连任指导
员时，妻子随军，娃娃还不到两岁。娘俩
千里迢迢到连队探望，正巧任世飞带队
进吾甫浪沟巡逻去了。团里担心连队海
拔高出意外，派车接她回团部。妻子不
同意，天天抱着孩子在哨楼上张望。第8
天，巡逻队归来，正是妻子在哨楼上最先
发现了丈夫的队伍。仿佛是心有灵犀，
任世飞一出沟口，老远也看见有个女人
抱着孩子站在哨楼上。“我一猜就是她。”
任世飞笑着说，“我8天没刮胡子，又黑又
瘦又老，真怕她伤心呢。”

边陲，雪域，群山，哨楼，哨楼上女
人抱着孩子的背影，以及远处艰难跋涉
的巡逻队……这幅意境悠远的画面，从
此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二

类似的事情很多。军嫂们千里寻
夫，历尽艰辛而不悔，一旦在连队住下
来，又成为高原军营暖人的风景，格外
温馨。2001年 6月上旬，我在阿里军分
区海拔 4190米的达巴边防连，就见到刚
刚在连队度过漫长冬季的3位军嫂。

她们分别是头一年的 8月和 11 月
来到连队的。整个冬天，她们不仅给自
己戍边的丈夫以温存，而且在炊事班帮
厨，同官兵联欢，甚至为每个战士织了
一件毛衣。3名军嫂上高原的故事都不
寻常，特别是排长乔龙巴图的妻子查
汗，经历更为波折，让许多人闻之动容。

查汗和乔龙巴图从小生活在新疆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是著名的土尔扈
特部落的后裔。两人青梅竹马，同窗多
年，高中毕业后一个考上内蒙古财经学
院，一个当兵走阿里，后来考上军校。
查汗对阿里了解很少，她不明白，乔龙
巴图读完军校，为什么主动要求回阿
里。也许是出于好奇，也许是要追随恋
人，查汗辞去一家保险公司的职务，决
定到阿里与乔龙巴图完婚。

8月，是阿里高原最好的季节，也是
新藏公路山洪和泥石流的多发时段。查
汗只身离开巴州，开始了一波三折的旅
程。第一次从叶城搭便车上山，翻过库地
达坂后遇到山洪暴发，车辆受阻，她不得
不返回叶城。过了几天，听说山上道路疏
通了，她马上找了一辆便车上山，结果仍
不走运，洪水冲断了红柳滩前面的一座桥
梁，再次把她阻挡在阿里的大门之外。在
红柳滩道班住了10天，眼看通车无望，她
只好随同下山的车又一次回到叶城。

如果是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也许
就放弃了。可查汗的血管里流淌着土尔
扈特人的血液，祖先心向祖国、万里东归
的英雄气概赋予她坚韧不拔的基因：到
阿里去，纵使有天大的困难，也要走到恋
人的身边。就这样，她在叶城又等了 9
天，终于第三次踏上走向阿里的旅程。

也许是天意，她拦了一辆军车，驾
驶员恰恰是乔龙巴图带过的兵。行程
变得顺畅了。查汗坐在驾驶室里，默默
地数着路边的里程碑，每天数，每天记，
每闪过一个数字，她就觉得离恋人近了
一点，又近了一点。数到 1080的时候，
狮泉河到了。接下来再搭车去札达，当
她在札达打通达巴边防连的电话时，乔
龙巴图喜出望外：“你怎么上来啦？”

一言难尽，查汗眼泪哗哗的。三十
多天云和月，数千里路尘与土。这一
路，姑娘历尽艰辛，同时也真切地体验
到阿里军人的不易。

达巴边防连官兵像迎接蒙古公主
一样，先用连队的卡车把查汗从札达接
来，然后在连队门口请她下车，以最高
礼遇将她扶上马背，敲锣打鼓地迎进营
院。据说，她是第一个走进达巴的边防
军人的未婚妻。

那几年，达巴连的官兵热衷于植树
造林，绿化营区。到 2001年，营区已经
有 1000多棵树了，其中就有这几位军嫂
亲手栽种的。她们和连队官兵一样，虽
然早晚也会离开，但情系高原的爱意早
已融入这片绿色，生生不息。

三

无论在哪个部队，军嫂们都是军营
中令人敬重的女性。尤其在关键时刻，
军嫂们的举动往往出人意料却又在情
理之中。

在一次战备行动中，某边防团司令
部协理员彭庆军带队巡逻时因战马受
惊被摔下马背，造成左大腿粉碎性骨
折。开始，他以为只是肌肉拉伤，坚持
不离开岗位，没想到伤情越来越严重，
等到妻子张丽君闻讯赶上山，眼前的情
景把她吓坏了：丈夫躺在地铺上，胡子
又黑又长，面容消瘦苍白，腿肿得像水
桶一般粗。然而，眼泪流过之后，她变
得格外坚强。为了不让团领导分心，她
谢绝了团里的照顾，把丈夫送进医院，
一个人在家和医院之间两头跑，把患病
的老人、年幼的孩子以及受伤的丈夫都
照顾得十分妥帖。她说：“国家有事，庆
军坚决要求上一线，摔伤后也没有退
却，这让我感到欣慰，感到骄傲。作为
边防军人的妻子，爱丈夫，就要爱丈夫
的事业，就要支持丈夫守好边防。现
在，他因公负伤了，照顾好他是我的义
务，更是我的责任。”

后来，南疆军区组织先进单位和个
人事迹报告会，张丽君被克孜勒苏军分
区推荐发言。谁知，她通篇很少讲自

己，却将军嫂的群体形象展现在全区官
兵面前。她说，现在军区部队还有几千
名官兵日夜守卫在风雪高原上，他们才
是最可爱、最可敬的人。有一句话说得
好：每一位成功男人的背后，都站立着
一位坚强的女性。我不敢说我是坚强
的，但是我敢说，我和我的军嫂姐妹们，
完全可以结成边关军人最可信赖的一
道坚强无私的后盾。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停下笔来——
起身，立正，向这些可敬可爱的军嫂，敬
一个军礼，道一声珍重！

四

值得致敬的还有连长李海刚和军嫂
杨军红。对于他俩的故事，官兵既津津
乐道，又不免嘀咕：咱们连长只是一个普
通的边防军人，而嫂子是上海名牌大学
的研究生，他们的婚姻靠谱吗？

我认识李海刚的时候，他是空喀山
口边防连的连长，他的妻子杨军红和他
是高中同学。我猜想，李连长读书时，
可能聪明又顽皮，信奉“好男儿志在四
方”，但学习成绩一般，而杨同学肯定是
学霸。李海刚到喀喇昆仑山当兵那年，
杨同学考上郑州大学；李海刚上军校，
当排长、连长，杨同学又考进上海华东
师范大学教育专业攻读硕士；我离开南
疆不久，听说李海刚晋升为副营长，而
杨同学则成为华东师大的博士生。

应该说，他们共同经营的比翼齐飞
的异地恋，是非常励志的故事，不存在
谁高谁低、般配不般配的问题。

两地分居当然苦，学霸遇到生活中
的难题，也会感到很无助，暗自垂泪。那
时，边地电话不畅，他们主要靠写信，不
停地写，你一封，我一封，在信中倾诉思
念，憧憬人生，结果不仅加深了感情，而
且把分居的痛苦转化成追求事业的动
力。从恋爱到结婚，再到婚后生活，他们
的“两地书”积累了数百封。李海刚说，
这是他们的宝贵财富，从中可以看出两
人相知相恋的情感互动，更能看到天各
一方的共同成长。他想，有朝一日一定
要把这些情书编印出来，永远保存下去。

用李海刚的话说，杨军红对他的爱
是基于对军人的爱。婚后，女硕士先后
3次来队探亲。第一次来的时候，团里
请她教家属区的小孩学英语。她欣然
同意，教一帮学龄前儿童学会了英语儿
歌和简单会话。春节联欢晚会上，孩子
们进行了表演，而晚会主持人正是李海
刚和杨军红。后来，杨老师的授课对象
变成了李海刚连队的兵。她教战士们
学习英语的国际音标、双语会话，包括
巡逻执勤中遇到外军如何用英语应
对。战士们感觉很新鲜，都爱学。

杨军红确实喜欢部队，喜欢军人。
1999年，李海刚又上山了。当时，杨军
红在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当英语老
师，知道山上特别苦，便发动学生给戍
边官兵写信。连队官兵前后收到 20多
封，写信的多是女孩子，有两个姑娘还
寄来了照片。那段时间，每当有汽车上
来，战士们就问：有没有信？有没有郑
州寄来的？如果有几封，甭管谁收，一
律分享，连队就像过节一样。

李海刚还有一个感觉：作为军嫂，妻
子已经融入部队了。每次来队，她都会
找战士谈心，教英语时，也会把思想工作
融会进去。有一次她去团部，看到团里
的哨兵军姿挺拔，回来便问李海刚：“你

们连怎么样？”海刚让她自己看。她果真
留意观察，发现不比团部的差。几天后，
她感慨地对连队官兵说：“地方人员不可
能进入营区来了解你们，他们只能看到
哨兵。哨兵就是连队的形象，你们的军
装、军姿，就是你们的门面、价值、荣誉。
我很羡慕你们，你们也应该珍惜。”

她还向战士们解释“知识资本”是怎
么回事，讲学习的重要性。战士大多是
农村出来的，在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下，
有的看重大款，有的羡慕那些发家致富
的专业户。杨军红告诉他们，千万不要
轻视知识，最终要靠知识立身做人。

杨军红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读
研后，李海刚去上海探亲。听说来了一
位边防连长，学校有关部门请他们两口
子吃饭，还邀请了杨军红的导师和几位
教授。席间，有人提议每人讲一个故
事。别人讲的大多是在国外留学、奋
斗、爱国的经历。轮到李海刚时，他放
下筷子，平静地讲起神仙湾、空喀山口，
讲起南疆高原上那些让他刻骨铭心的
人和事。餐桌上一片寂静，李海刚讲完
后，一位教授动情地说：“没想到，英雄
就在我们身边。”

学校有关部门的同志问李海刚，能
不能把这些故事给学生们讲一讲？李
海刚答应了。过了两天，在学校的多媒
体报告厅，李连长给近百名博士、硕士
做了一次《今日国门卫士》的演讲，内容
包括缺氧的滋味、巡逻的艰辛、寂寞的
感觉、奉献的乐趣等。其间，听众席上
不少人听得热泪涔涔。事后，学校团委
还把录音带拿到各个系播放，让更多的
学生见识了当代戍边人的风采。

我问李海刚：“面对那么多博士、硕
士，你不打怵吗？”
“一点不怵。虽然他们学历很高，

可我这个中专生并不感到自卑”，李海
刚说，“我是军人，讲的全是身边人身边
事，让那些生活在大都市的青年了解了
解咱们的高原、咱们的边关，我感到很
自豪。”
“杨军红也去听你的演讲了吗？”
“听了。她坐在最后一排，连头都

不敢抬。”
“杨老师是怎么评价的？”
李海刚挠着自己的脑袋，不好意思

地笑了：“她说我学问不高，悟性挺高。”
我点头认可：“你们过的是两种不

同的生活。”
“没错。我不止一次对媳妇说：你

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天空。”李海刚兴
奋起来，他所说的“天空”，是指天文点
和空喀山口等高海拔边防连驻守的区
域，简称“天空防区”。

离别的日子里，杨军红经常给丈夫
寄书，包括《管理学》《教育学》等。李海
刚在带兵实践中，也摸索着改变管理教
育的方式方法。他特别向我强调：受媳
妇的影响，他也在改变。岳父岳母都是
老大学生，家里虽然不算富有，但日子
过得平静、和谐。而他是在农村长大
的，以前没见过什么世面，现在对知识
价值的认识提高了，愿意向有知识的人
靠近，多学一点东西。

从飞机上俯瞰高原，我曾惊叹大自
然造物的神奇：漠风如沙砾，打磨出山的
壮阔；流水似刻刀，雕刻出山的褶皱。军
嫂是什么呢？这些可敬可爱的女性，以
她们特有的温柔、体贴、坚毅和韧性，不
仅中和、消解着高原环境的严酷，而且参
与了对新时期高原军人的塑造。

爱 在 高 原
■孙晓青


